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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花湖公园的名气并不响亮，
她静静地守在城市的一隅，朴素得
像深山里一位沉默的老人。

我常在下班后走进这座公园，
沿着那条不算宽阔的林荫道缓步前
行，两旁千年古榕巍然屹立，根须深
沉，枝叶繁盛，树冠铺展如巨伞，遮蔽
尘世的喧嚣。我每次经过，总会在盘
根错节的树影下驻足，像孩子般好
奇，看看大地与根须之间是否又在悄
悄上演着什么故事。

一个初夏的傍晚，我漫步在榕
树林道中，忽然瞥见前方树根旁有
东西微微晃动，放轻脚步，上前蹲
下——一幅原生态的搏杀画面猝
然映入眼帘：一只小青蛙，死死咬着
一条蚯蚓，而那条七八公分长的小
生命，顽强地扭动着身体。青蛙执
拗得惊人，蚯蚓抗争得令人动容。

我静静望着它们僵持了足足
三分钟。最终，青蛙拖着猎物钻
进草丛，悄然隐去。世界恢复平
静，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只
是，又有一条生命消失了，而另一
条生命获得存续的食粮。

我心里忽然有了某种难以言
说的感受。走回宿舍时仍在思索：

碳基生命的价值究竟是什么？查
阅之后，看到这样的解释：动物生
命的意义，在于繁衍与维持生态平
衡；人类生命的意义，则首先在于
生存，其次在于体验与创造。梭罗
曾说：“生命并没有价值，除非你选
择并赋予它价值。”

或许，我们一直试图以人类的
视角去理解动物的存在，但自然从来
无需抽象的哲学，它以最简单也最残
酷的方式运作——生存即意义。

蚯蚓的消失成全了青蛙的延
续。青蛙的延续，也许又会滋养另
一条生命。这是否也是一种互相成
全、互相赋予的“价值”？陆地上虎
豹奔袭猎物，海河中大小生物相互
捕食吞噬……一幕幕永恒重复，却
又令人震撼：动物为了活下去，义无
反顾，又无比壮烈，留下的生命被赋
予继续前行的意义，离开的生命也
完成了它的使命，生命的光，往往就
在这短暂与无常之间骤然绽放。

我忽然觉得自己其实什么也
没弄懂。哲学有无数答案，而自然
从来无需答案。

肚子有点饿。突然，很想吃
点海鲜。

◆ 边走边看

博 弈
陆青

距离2004年春节还有十四天，有
着 48 年历史的县政府招待所从此在
县直单位名单上消失了，我的在编职
工的身份也一并成了历史。

手里攥着三万五千元下岗安置费
存折，一个人静静地呆在办公室。空
荡的办公室里，只剩我和窗台上那盆
野菊花。菊花的残瓣紧闭，在寒风中
蜷缩着身躯。残阳从窗户照射到两片
叶子上，叶子泛着暗绿，透出一股不畏
严寒的坚韧。

这棵野菊花是两年前春游时在山
上岩缝里捡的。我回单位后把它栽进一
个闲置的塑料盆，置于窗台。经小心伺
候，它竟扎下根，活了下来。离开办公室
时，我带上了它，连同几本书、一把算盘
和一个印有“先进工作者”的陶瓷茶杯。

回到空荡荡的家，窗外是邻居们
置办年货的热闹，我的心里一片迷茫。

被我放在阳台上的那盆野菊花好
像通人性，阳光好的时候，它的叶子会
微微舒展，阴雨天则蜷缩起来。

年初八一过，我怀揣各种证书不
断地跑人才市场，递出去的简历和证
书，绝大多数没有音讯。

中午的太阳斜射到阳台上，暖洋洋
的，我坐在旁边，盯着野菊花发呆，它不
也是无人在意的一株野花吗？可它硬是
在石缝里扎下了根。我为什么没有那种
精神呢？一个想法在心头闪过：创业！

妻子选择了支持：“要么成功，要
么重来。”我迅速行动。多方考察后，
选择了包装行业，但因资金所限，我决
定从“销售员”干起。

翻出那本暗红色的存折，心里盘
算着：三万元“创业”，五千元“活着”。
次日清晨，我买了黑色行李包，印好名
片，取了包装样品。

2004 年 5 月 28 日，我背上行囊，
爬上了朋友运粮去上海的货车，在江
苏太仓市的一个路口下了车，找一个
廉价旅馆住了下来。

接下来的三个月，我像个不知疲
倦的陀螺，穿梭在商店与写字楼之间，

找客户，谈合作。可到头来，手里名片
少了大半，订单的影子都没见到，差点
想打退堂鼓。

直到九月，转机出现了，张家港一
家公司打电话订一批塑料袋。业务很
顺利地谈了下来，但由于经验不足，这
批货出了质量问题，最终半价处理，本
金损失大半，濒临“破产”。所幸，天无
绝人之路，之前散出的名片开始见效，
我陆陆续续接到了一些新订单。我认
真汲取上次教训，始终把产品的“质
量”二字刻在心里，层层把关，慢慢地
赢得了客户的信任，终于有了回头客。

2005年的年初下了一场大雪，江淮
大地被装扮得纯净而优雅。此时阳台
上的野菊花居然在严寒中爆出了两颗
鲜绿的新芽，顶着薄雪倔强地昂着头。

年一过完，天气暖得真快，阳光明
媚，到处呈现出一片片绿色生机。订
单也逐渐多了起来，我对产品质量的
要求愈发严苛，特别是我们“研发”了
新的配方，解决了彩色无纺布印刷问
题，产品在市场上取得不错的效果。
我终于办了第一张属于自己的营业执
照。阳台上的野菊花仍在绽放，我想
着该把它移栽到一个更大的花盆里。

一次偶然机会，经过当年春游时
野菊花生长的地方，发现山上石缝间
星星点点的黄花迎风摇曳着，比任何
盆栽都鲜活。我的那盆野菊花是不是
也应该回归大自然呢？

县城后面有一座凤凰山，外形像
展翅的凤凰，山上崖壁陡峭，绿树成
荫。我把这盆野菊花移栽到了凤凰山
上。挖坑时，它的根须已经盘结成了
硬块，我小心地掰开。凤凰山的泥土
混合着雨后的清气，野菊花的根系一
触到山土便舒展开来，仿佛回到了它
过去生长的岩缝。

第二年秋天，我再去凤凰山时，风
中的野菊花已蔓延成大片，金色波浪
翻滚涌动，如繁星洒落人间。那株菊
花终于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
而我，也是。

◆ 流年碎影

风中的野菊花
李蒋根

父 亲 要 是 活 着 ，今 年 正 好 一
百岁。

父亲张正玉，一生横跨旧社会与
新中国的转型期。他六岁丧母，七岁丧
父，好在有后娘汪金花将他一手带大。

父亲虽坎坷，却凭借自身努力获
得高等教育学历。他先后担任过私

塾 先 生 、会
计，后来选择
在 家 务 农 。
1960年代初，
县里选聘干
部，父亲在农
村优于城市
的观念影响
下，毅然放弃
了到县水利
局工作的机
会，从此，扎
根于土地，用
自己并不强
壮的身躯扛
起了一家人
的生活重担。

父亲没有务农的经验，也缺乏足
够的体力，但他有着超乎常人的聪明
才智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很快便成了
队里种庄稼的能手，连抄田这种技术
活也驾轻就熟。白天，他在田间辛勤
劳作；夜晚，他忍着蚊虫酷暑，甚至冒
着被野兽袭击的危险，去柴坑、康葛、
私秦坂看野猪，只为挣得几个工分，
让一家人能吃上饱饭。那时，我还
小，父亲常常带着我一起去，在那寂
静的夜晚，父亲的身影在月光下显得
格外高大。

父亲不仅是农活的行家，还学会
了木工、桶工，家里的扁担、水桶坏
了，他总能自己修好。父亲在我小的
时候还为我制作了学步小推车和木

头手枪，小推车前面那两个像鸡头的
舂米杵，每推一步就上下活动，发出
舂米的声音。上中学时，父亲特意为
我制作的小火桶和木头书箱，更是饱
含着对我的爱与期望。

父亲常带着我去亲戚朋友家做
客，让我见识世面，学习如何与人交
往，学会做人。逢年过节，即便家里
穷困潦倒，父亲和母亲也坚持让我们
去给亲戚拜年。没有公路，全靠步
行，不管路途多么遥远，礼品多么微
薄，我们都会每年必去。过年杀猪
时，父亲会把肉送到亲戚家，又邀请
全村庄的人来吃杀猪饭，对不能到的
老年人或是五保户，他会亲自把杀猪
汤和烧好的猪肉送上门。在餐桌上，

客人不上桌，大人小孩不能上桌；客
人未动筷，大人小孩不能动筷；倒酒、
敬酒都有严格的顺序和礼仪。这些
细节，都在潜移默化中教会我如何尊
重他人，懂得礼数。

六岁时，父亲就带我去私熟读书，
还省吃俭用为我做了一件绿色的长大
衣。七岁那年冬天，父亲教我打“小九
归”，算错了，就磕我的头。母亲在一
旁看着心疼，劝父亲好好说，父亲便改
变态度让我打“第七归”，我凭借自己
的努力，在父亲未教的情况下完成了，
父亲当时高兴极了，夸我聪明，那是我
最爱听的话。

1975 年春，我参加了治理尧渡
河之战，吃住在尧渡镇黄姓家里，父
亲想到县城看我，乘坐拖拉机途经大
陈堰遭遇意外，车子跌入几十米的河
中，他摔得头破血流，棉袄棉裤全部
湿透，从此，一病不起，于 1976 年腊
月29日与世长辞。

如今，父亲已离开半个多世纪，
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清晰地浮现在
我的眼前。

◆ 儿女情长

父亲百年祭
张治平

沸腾 张永生 摄


